
想着春天已是那样近
□石路

年后，一个阴雨的下午
湿冷，使身子感到有点寒颤
小小的雨点，打湿门前小路
落地水花在跟前轻盈地跳动
絮叨，母亲还是一如既往
好好的，有空常回家
不让梦中的思绪游走漂浮
不让村头的背影，转身泪目

拾掇着年间的余温

眼睛止不住地望着墙上
看着一页页撕去的日历
算算该是启程的日子
心总有点乱，不舍装满行李
妻儿更是远去的回眸
一天，一天，总是这番感慨
一年，一年，总是这样到来

想着春天已是那样近
何妨，这一次别离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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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忆
□王树才

福暖四季
“唐镇杯”散文征文作品选登

当我点开手机屏幕，微信
群里跳出一则征文消息，父亲
节来临写父亲，表达父爱，感
恩父爱。岁月有痕，父爱无
声，我虽然不为征文所动，但
多年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思念，
经不住爱之旋律的跌宕起伏，
竟在激情中爆发出来，有如高
山流水，涓涓而下。

那是小时候上学，我会用
拼音写一些生字的时候，老师
在课堂上布置作业：用三言两
语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短文。我
望着讲台上的老师，一副目瞪
口呆的样子，完全无从下笔。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就没有出
现过父亲的影子。回到家里，
我问母亲：父亲去哪里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追问，妈
妈的喉咙口似乎被什么噎住
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她张
口，语气低沉地有些惶恐：

“ 你 父 亲 去 了 很 远 的 地 方
……”我好像触及到了妈妈的
伤心处，而她却倏然地提高嗓
门大声嚷着：“他别下我们娘
儿俩，不会回来了。”眼眶里
噙着难以忍受的泪水，似乎有
什么难言之隐。

我打了一个寒颤，不想去
刨根问底，害怕妈妈止不住决
堤倾泻的泪水。父亲，家庭的
顶梁柱，不会不回来。我带着
疑惑，注视着周边叔叔阿姨的
目光，细听扎堆人群的话题，
后来无意中得知，我的父亲曾
是一位勤劳勇敢的年轻人。那
时常在兴修水利工程中打擂比

武，由于体力透支，得病撒手
人寰，他走的那年我才 4 岁。
有人哀叹，亦有人摇摇头。我
的父亲，带着亲人的思念，真
的远去了。

我去过父亲曾经打擂的一
个场地，那是既排涝又灌溉一
举两得的开挖水渠工程。“叫
高山低头叫洪水让路”八个大
字，用石块与石灰镶嵌在山坡
上，字迹依稀可见。我站立在
半山腰水渠的上方，不敢俯视
水渠最深层的底板，幸好水渠
有 一 个 深 度 标 记 ， 足 足 10
米。据说，底层石块泥土是用
炸药炸开的，划分成额定土
方，从底层一担一担地挑上
岸，中途没有二传手，独自拾
级而上，然后又从斜坡一步一
步走向底层，就这样循环往
复，拼耐力，拼速度，提前完
成任务才能获得擂主称号。村
里人说，我父亲住在医院，一
直是穿著共青团奖的擂主汗
衫。

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
代，若要求得生存，只有与恶
劣环境抗争，只有父辈们战天
斗地，不畏牺牲，赢得将来才
会有希望。开挖的水渠就像一
条白色的巨蟒，穿山越岭，天
旱时，可以把水库的水引入农
田灌溉；汛期来临，可以排洪
排涝。延续至今，仍然为当地
抗旱排涝，造福于民。这样的
版本，不就是《红旗渠》的演
绎么！

父亲不枉走过短暂的一

生，拼的是将来，为的是后
代。我背着妈妈用土布给我缝
制的书包，感到满足，乖巧地
读完了小学。若遇假期，偶尔
邻村晚上有放露天电影，我很
想去看，我对妈妈说：我会跟
在大伯叔叔后面，不会走丢
的。吃罢晚饭，很多小孩由父
亲牵着，或者抱着，甚至骑在
父亲的肩头，一路得意的样
子。而我，形单影只，乖乖地
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学会独
自行走。

小学毕业后，读初中是很
正常的事，但我问妈妈：“老
师说我成绩很好，可以去读初
中了。但初中学堂离家很远，
你让我去吗？”妈妈止不住那
心酸的泪，用衬衣角边擦擦眼
睛，好像精神状态缓和了些
许，她说：“你父亲临终前对
我说，他从来没有踏入过校
门，再苦再累也要让儿子读
书。如果他健在的话，得知你
读书用功，肯定好开心。”就
在去初中学堂启程的那天，读
初中的同学在我家门口集中，
都是父亲帮忙挑着被子和大
米，宝贝似的跟在身边。而
我，个子矮小，背着被子和书
包，手里提着菜罐子（幸亏米
袋 子 由 妈 妈 托 付 大 人 帮 忙
了）。妈妈站立在门前，已经
是竭尽全力，按照父亲的遗
嘱，目送着我步步高升走进又
一个学堂，心里是踏实的。而
父亲的付出，不就是为了这一
天的到来么！

吃本地“新蚕豆”的时节
已经过去了，但那“新鲜劲
儿”却还在。一次乘坐单位的
车辆外出，与驾驶员刘师傅聊
天，不知不觉就聊到了蚕豆。
他是崇明人，我呢，从小跟着
祖父母长大，他们是嘉定人，
嘉定方言，我也听惯。刘师傅
说崇明当地称蚕豆为“青寒
豆”。而我记忆里，“大大阿
奶”（祖父母） 叫本地新蚕豆
为 “ 新 ou 豆 ”， 那 个 “ou”
音，好像近似本地话里“厚、
候”之类的发音。

正好说得起劲，我手机微
信里传来沪上方言专家褚半农
先生的信息，他说在晚报的

“夜光杯”上“刚刚出炉”了
一篇关于蚕豆的文章，转发我

“共欣赏”。正巧，文章一开头
就写道：蚕豆在上海方言中称

“寒豆”。蚕豆一般在收稻汛
（每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 下
种，来年立夏前后采摘，因生
长期主要在寒冷季节，故称

“寒豆”。
我马上对刘师傅说，他是

对的，蚕豆本地方言称“寒

豆”。但稍稍还有点不甘心，
便拿着手机在一旁写了几句给
褚老先生，请教为啥我记忆中
老阿奶的发音是“新 ou 豆”。
褚老先生回答我：方言的发音
有“异化”，会直接影响到书
写。我又问了嘉定的两位老先
生，一位明确，嘉定当地也是
叫“寒豆”；另一位传来一个

“新解”：冬天下种，故称“寒
豆”；立夏可食，或亦称“夏
豆”。他认为，与寒豆稍有

“音差”的，可能是“夏豆”
的叫法，两个读音均可。大家
讨论得不亦乐乎，至于“标准
答案”是什么，已经不重要
了。

刘师傅还说，在他们崇明
当地，有关新蚕豆还有一句趣
话，叫作“连吃十八顿”，说
的是新蚕豆上市，清新鲜嫩的
时间很短，顶多一个礼拜，你
就算“吃到撑足”，一天三
顿，顿顿吃蚕豆，“碰足”也
就六天、三六十八顿。十八顿
吃完，就只能等到“明年再会
了”。这话太有趣味了，而且
把以前家家户户吃本地新蚕豆

的那种感觉，充分反映出来
了。

过去不像现在，没有太发
达的“全国大流通”，也没有
太多的大棚设施，做不到一年
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蚕豆，所
以每年立夏后“本地豆”那十
分宝贵的短短一周新鲜上市
期，对于家家户户都有点小小

“过节”的感觉。许多老人在
这之前就开始念叨了：“再过
一阵子可以吃蚕豆啦”，言下
之意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到了那时节，邻里上下碰面，
会不经意地打个这样的招呼：

“你们这两天蚕豆吃了吗？今
年蚕豆蛮灵的。”

当然，上海人对“新蚕
豆”情有独钟，对“老蚕豆”
也不会弃之不顾。蚕豆老了，
可以去皮单吃“肉”，也可以

“劈”成豆瓣炒“豆瓣沙”或
做豆瓣咸菜洋山芋汤，都很好
吃。另外，千万别忘了，上海
另有一大“名牌产品”——老
城隍庙奶油五香豆，这个豆也
是蚕豆啦！

“ 连 吃 十 八 顿 ”
□李荣

都说“人间芳菲四月天”，那
天谷雨，晚上下了一场酣畅淋漓
的春雨。清晨，我发现每一条河
流都春潮涌动，满眼都是春江水
满、草木葳蕤的生机景象。

我迎着春雨出发，在前往唐
镇小湾村、暮二村等地块“城中
村”改造项目指挥部的出租车
上，看到一路上是连绵的产业园
区，高楼林立，现代化气息扑面
而来。

小湾村，因形成于老护塘北
端处向东呈湾状，后又向北，故
得名。近 300年来，老护塘两岸
聚居了水乡人家。他们感恩土
地的肥沃与河流的丰饶，感恩母
亲的养育与父辈的辛劳，在繁华
的街口建起了报恩桥、重庆桥，
既方便了两岸的居民出行，也把
对这片土地的眷恋深深地烙在
桥上那粗粝的麻条石上。

30 多年前，浦东开发开放
之初，小湾村也开始发生变化。
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将老旧
的房屋改建成了水泥楼房，后来
大部分村民又将房屋出租给了
在周边工业园区打工的外地
人。这个小村庄不再是单一的
本地口音，而是汇集了南腔北
调、各行各业的人们，变得热闹
非凡。相对于周边地区逐步迈
入快速城市化进程，这里渐渐成
了环境欠佳的“城中村”。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和变
迁成了小湾村的当务之急。唐
镇党委、政府积极响应浦东新区

“两旧一村”改造的战略部署，把
通过小湾村的拆迁进而实现“产
城融合”视为首要任务，通过建
立高效组织体系，成立临时党总
支和项目指挥部，解决搬迁过程
中的难题，全力推进“城中村”改
造，旨在让这个古老的村落重新
焕发青春活力。同时，通过“三
所”（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
所）联动，党员干部及突击队员
身先士卒，深入一线，采用直面
问题的工作方法，走访小湾村的
每一个角落，倾听每一位村民的
心声，逐一破解改造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

在简易棚搭建的临时指挥

部，突击队徐队长指着窗外停车
场四周墙上张贴的一幅幅标语
告诉我：“我们就是按照上面写
的那样去做的！”这些贴近民心
的宣传口号，让人感受到政府与
百姓的紧密关系。其中，“同心
同德构建幸福城市”这个口号最
是感人，它让小湾村人看到了希
望——从乡村人变成城市人，实
现由村民向市民的跨越。

春雨中漫步，最有诗意。沿
着小湾河行走，我去看了工地建
设。走到报恩桥边，是东张家宅
1号——小湾区公署旧址，属区
文物保护单位，是一栋典型的传
统民居。桥旁伫立一棵老樟树，
树叶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倾诉什
么。桥下的水清清如许，水中央
长了几簇翠绿的水草，水草中还
长出了几朵灿然的黄花，蓬勃的
样子感染得旁边那条横亘在水
中的老木船也有了几许亮色。

春雨潇潇，老街幽幽。不远
处见到有家小卖部，我上前与店
主人交谈。她介绍自己是安徽
人，随着小湾街的动拆迁，她已
准备搬到河对面去经营了。正
在店里购物的外地务工人员小
张，对小湾村的变化感到惊喜：

“我在小湾村生活了很多年，有
家的感觉了，建成产业园区，我
觉得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
是的，从田头走向城头，从农民
变身居民，从乡村成为产业园成
为城市的一部分，这的确是一桩
大好事。如同蝴蝶破茧而出，展
翅高飞，这块土地注定将绽放前
所未有的光彩与活力。

离开那里时，我注意到小湾
桥的始建年代是 1990年。时光
荏苒，城市的发展步伐铿锵有
力，这座始建于浦东开发开放初
期的小湾桥，仅仅过去 30 多年
光景，又将见证一次新的跨越。

此刻，小湾河一侧的拆建工
地上，数台挖掘机和推土机整齐
地停放成一排，小湾村的改造工
程正在有序推进。此刻，那些耸
立在碎砾上的香樟、桂树或杉树
映入眼帘，它们将过往的物事铭
记，并将深情的目光投向远方。
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崛起为一个

“产城融合”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小湾村的未来，必将是一幅充满
希望的美丽画卷。

新 的 跨 越
□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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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水蜜桃文化源远流长南汇水蜜桃文化源远流长

□康金国

上海水蜜桃历史

我国种植桃树的历史悠
久。2010 年在昆明发现的 8 枚
核桃化石，通过科学测定，该核
桃化石距今约有 260 万年。由
此可得，在 260 万年前中国已
经有了桃树。2014 年，中国和
加拿大科学家使用放射性碳测
年法对在长江下游发现的古老
核桃进行检测，证明了至少

7500 年前，中国的长江下游地
区，就开始人工种植桃树。公
元前十世纪左右，中国现存的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园有
桃，其实之肴”的句子。

关于上海桃树种植的记
录，较早的是南宋绍熙《云间
志》中的记载：“园种小桃今结
子”“醉隐亭中三十载，桃红李
白摇春风”。明朝嘉靖年间
（1521—1566）《上 海 县 志》有
句：“江乡桃，李颇多”。但这
些记录的“桃”都为“硬桃”，非
现在的“水蜜桃”。直至万历年
间，才培育出了一种汁儿多、甜
如蜜的桃子，初名水蜜桃。相

传，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之子
徐骥（1582－1645），承其父志，
从我国北方引来一种硬桃，在
上海县城北、吴淞江一带试种，
并与当地桃授粉杂交、嫁接，逐
步培育成水蜜桃。位于城西北
隅的露香园（由嘉靖年间进士
顾世名初建，又名顾尚宝西
园），也在此时试种且很成功。
此后，王象晋《群芳谱》、张所
望《阅耕余录》中开始记录上海
水蜜桃，均有句：“水蜜桃独上
海有之，而顾尚宝西园所产尤
佳”。

清代初期，随着顾氏家族
的隐微，露香园的败落，水蜜桃
的遗种产区于清乾隆后期逐步
移到了南边的黄泥墙，即今天
老城厢蓬莱路附近。清代王韬
著《瀛壖杂志》谓：“桃实为吴
乡佳果，其名目不一，而尤以吴
中水蜜桃为天下冠，相传顾氏
露香园遗种”。清朝同治年间，
由于上海老城厢不断扩展，露
香园水蜜桃的遗种产区，又从
黄泥墙转移至城外小木桥（今
小木桥路一带），继而又集中于
龙华，即今日上海龙华古寺，烈
士陵园一带。清末，著名报人
陈伯熙曾作报道：“园址数易其
主，武陵旧境已无问津之途，桃
林多移植城南龙华一带”。

南汇水蜜桃源流

与龙华一江之隔的“小上
海”南汇周浦，始建园种水蜜桃
应是清光绪之后。再查《分建
南汇县志·物产卷》《光绪南汇
县志·物产卷》确未有关于水蜜
桃种植点滴记录，这与水蜜桃
在龙华种植的时间段契合。

1922 年，周浦首家桃园——奚
家桃园（又称怡稼农场）建成，
这也是笔者能查到的最早的南
汇规模种植水蜜桃记录。该园
占地 2.67 公顷，以种植水蜜桃
为主。原址在上世纪的浦东鸡
良种场，即现在的圣鑫苑住宅
小区内。1927 年创办的顾家
桃园，位于黑桥，现在的红桥
村，占地 3.33 公顷。1947 年创
办贾家桃园，位于紫东高桥东
半里许，占地 1.87 公顷。同年
创办永定桃园（又称汪家桃
园），位于原永定讲寺前，占地
0.40公顷。1948年创办的姚家
桃园（又称寿星农场），位于南
八灶送子庵南首（现康沈路
1870号），占地 0.80公顷。桃园
所产水蜜桃，色泽鲜艳，果皮
薄、易剥，糖度高，汁液多，肉
质细腻，口感特好，不亚于龙华
桃。关于周浦水蜜桃的品种来
源说法有三种，一种是直接从
周边的龙华地区引进，一种是
由赴洋归来的桃园主顾玄、胡
簋铭等从日本引进，而日本的
水蜜桃正是江户时期从上海龙
华引进的，另一种说法是顾家
桃园主本就是露香园顾氏后

裔，家族变迁过程中一直栽有
桃树。这与部分文献称园主之
一顾飞是露香园顾氏后裔吻
合。总而言之，南汇周浦的水
蜜桃与龙华水蜜桃沾亲带故，
与露香园水蜜桃一脉相承。迄
今百年来，南汇水蜜桃以周浦
为起点，种植布局东移南扩，开
花结果，芬芳四溢。

南汇水蜜桃
与江浙水蜜桃关系

据《上海县志》记载：“光绪
初年，浙江奉化从黄泥墙引种
水蜜桃，自行繁殖推广，名为奉
化玉露桃”；民国初期，“无锡
引种奉化桃，名为红花水蜜
桃”。至于外地引种上海水蜜
桃的细节，郑逸梅在《艺海一
勺》中曾这样叙述：客居沪上的
奉化人黄岳渊很爱吃上海水蜜
桃，便从黄泥墙买了一株桃树，
栽种于自己供职的静安寺附近
的花衣店后天井。后来，一位
奉化农场主将它移植到当地，
经过精心管理，结出了硕果。
关于这位奉化的农场主，查阅
相关文献得出应是剡源乡（今

溪口镇）三十六湾村花农张银
崇。由此可见，大名鼎鼎的无
锡水蜜桃、奉化水蜜桃，在品系
上都与南汇水蜜桃一脉相承。
上世纪 70 年代，原南汇县又从
无锡引进湖景蜜露水蜜桃试
种，如今该品种已成为浦东地
区主要种植品种之一。

蓝碳，即蓝色碳汇（海洋碳
汇），是相对于陆地森林所固定
的绿碳的一个比喻。蓝碳系统
究竟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其
中的红树林又为什么被称作

“海岸卫士”呢？让我们一起去
文章中找寻答案吧。

海岸带蓝碳，作为地球上
最密集的碳汇之一，指的是海
岸生态系统所能够捕获和储存
的大量永久埋藏在海洋沉积物
里的碳。目前公认被纳入海岸
带蓝碳碳循环的滨海湿地生态
系统包括红树林、滨海盐沼和海
草床等，但不包括珊瑚礁。滨海
盐沼广泛存在于中高纬度地区，
也是中国最普遍的湿地类型之

一；海草床则是由一类开花的草
本高等植物海草所组成的大面
积的、连片的生态系统，是海洋
生物的栖息地和重要食物链，具
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
用。但对于海岸带蓝碳而言，最
为重要的还是红树林。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
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
落。由于涨潮时被海水部分淹
没仅树冠露出水面，故被称为

“海上森林”。有时红树林被海
水完全淹没，只在退潮时才露
出水面，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海
底森林”。为了适应高盐、间歇
性潮水浸淹、缺氧等潮间带特殊
生境，红树林演化出了富含单宁

酸、胎生、奇特的用于支撑和呼
吸的根系，以及拒盐、泌盐等特
殊本领，可谓是植物界的“特长
生”。红树林是由红树植物组成
的，这些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
因割开的树皮暴露在空气中会
被氧化成红色而得名。

红树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
性和生产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
统之一，也是生态服务功能最
强的生态系统之一。红树林具
有抵御风暴潮、保护堤岸、维护
生物多样性、净化海水、调节气
候、科学研究等重要作用，素有

“造陆先锋”的美誉。此外，红
树林还具有固碳、储碳的重要
生态功能。

红树林如此高的固碳能
力，主要缘于两大奥秘：其一，
红树林具有高生产力，其地下
部分长期处于厌氧环境，减缓
了根系和凋落物的分解速率，
加速了碳埋藏速率；其二，红树
林大多分布于沉积型海岸河
口，由上游河流和海洋潮汐共
同作用带来了大量外源性碳，
被固定并快速沉积在地下部
分。“开源节流”的“组合拳”使
得红树林成为海岸带蓝碳碳汇
的主要贡献者。

早在 20世纪 40年代，我国
便有红树林造林的实践。早期
造林主要目的是抵御风暴潮、
保堤护岸。进入 21 世纪，由于

包括红树林在内的湿地面积锐
减，湿地修复工作逐渐开展，比
如“南红北柳”“退塘还林”等工
程。其中一部分是从无到有的
单纯红树林造林，一部分转变
为在被破坏的红树林林地上
（比如将红树林破坏后建设虾
塘）重建。此时，在种植方式上
坚持“种满”宜林地，并且开始
大量使用国外引种的红树植
物，如无瓣海桑和拉关木苗
木。随着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提
出，红树林蓝碳生态系统的保
护、修复研究、潜力开发也迎来
了新的契机。
（来源：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红树林：海岸带固碳魔法师

2005年，原南汇区以其悠久的水蜜桃种植历史、桃园规模、较完善的

产业链和极佳的品质，获得了水蜜桃“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每年的六

到八月，浦东各式水蜜桃陆续成熟上市，皮薄多汁、鲜美甘甜。因为有了水

蜜桃，上海人是在“粉嘟嘟”“水汪汪”“香喷喷”中度过的夏天。

桃实图桃实图 （（王一亭王一亭 绘绘））


